
A30

參
觀
英
國
利
物
浦
藝
術
雙
年
展

之
餘
，
當
然
會
在
這
個
城
市
蹓
躂

一
下
。
利
物
浦
的
確
有
過
她
的
輝

煌
史
，
工
業
與
製
造
業
曾
累
積
成

巨
富
，
成
就
市
中
心
的
規
模
建
築

以
及
市
民
的
驕
傲
。
紀
錄
片
裡
的
利
物

浦
車
水
馬
龍
，
火
車
站
曾
迎
接
過
顯

貴
，
碼
頭
也
曾
送
過
上
﹁
鐵
達
尼
﹂
客

輪
的
乘
客
，
難
怪
二
次
世
戰
時
利
物
浦

被
納
粹
點
名
轟
炸
，
為
要
給
英
國
厲
害

的
一
棒
。

利
物
浦
盛
極
而
衰
，
卻
造
就
了
披
頭

四
。
市
內
不
少
計
程
車
都
貼
上B

eatle ,s
T
ow
n

，
四
十
鎊
帶
您
遊
盡
靈
高
˙
史

達
、
佐
治
˙
夏
利
遜
、
約
翰
˙
連
儂
和

保
羅
˙
麥
卡
尼
的
故
居
，
當
然
還
有
這

幾
個
小
子
童
年
時
每
天
上
學
走
過
的

P
en
n
y
L
an
e

，
以
及
有
曲
為
記
的

Straw
berry

Field

。
載
我
踏
上
披
頭
四
利

物
浦
之
旅
的
司
機
是
個
徹
頭
徹
尾
的
樂

迷
，
他
連
佐
治
˙
夏
利
遜
的
出
生
情
況
都
瞭
如
指

掌
，
對
連
儂
更
是
情
有
獨
鍾
，
包
括
他
的
母
親
茱

莉
亞
的
遭
遇
。
﹁
她
出
事
那
天
，
就
在
這
個
會
所

跟
約
翰
說
最
後
的
再
見
。
﹂﹁
奪
去
她
性
命
的
車

禍
，
就
在
約
翰
所
住
的
美
美
阿
姨
的
這
個
房
子
對

開
的
這
個
街
口⋯

⋯

﹂

我
們
到
了
約
翰
故
居
轉
角
處
的
士
多
啤
梨
園
，

當
年
救
世
軍
兒
童
院
雖
早
已
搬
走
，
那
道
仿
製
的

紅
色
花
閘
仍
在
。
這
個
地
方
出
現
在
連
儂
的
歌
詞

裡
，
透
露
了
它
如
何
曾
是
他
寄
夢
寄
意
和
寄
情
的

創
作
天
地
。
日
後
當
一
切
都
顯
得
浮
誇
和
虛
幻
的

時
候
，
這
個
園
子
裡
面
所
曾
見
過
的
人
和
所
曾
發

生
的
一
切
，
成
了
連
儂
童
年
牢
固
的
記
憶
和
生
命

的
根
頭
。

這
天
景
物
依
舊
，
天
氣
亦
佳
，
﹁S

traw
berry

Field
Forever

﹂
的
旋
律
在
車
廂
裡
播
送
。
利
物
浦

真
有
一
份
說
不
出
的
蒼
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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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陶
　
然

利物浦故園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很
多
年
沒
有
踏
足
蒲
台
島
了
，
那
是
記
憶
之
島
，
在

偏
遠
的
南
方
，
所
以
無
論
晴
天
或
雨
天
，
它
總
是
憂
鬱

的
。
南
方
何
以
憂
鬱
？
因
為
在
地
圖
的
下
方
，
彷
彿
在

低
頭
沉
吟—

—

王
爾
德
︵O

scar
W
ilde

︶
說
得
好
：

﹁
我
們
都
躺
在
污
水
溝
裡
，
但
有
些
人
正
仰
望
星
空
。
﹂

星
空
在
上
，
那
是
北
方
，
此
所
以
是
仰
首
的
觀
望
；
污
水

溝
在
下
，
那
是
南
方
，
此
所
以
是
低
頭
的
審
視
。

年
輕
時
跟
也
斯
一
起
去
過
一
些
島
嶼
：
東
龍
島
、
橫
瀾

島
、
果
洲
群
島
、
塔
門
、
大
小
磨
刀
、
吉
澳
等
等
，
但
好

像
不
曾
一
起
去
過
蒲
台
島
。
早
前
在
他
的
新
書
發
佈
會
上

讀
了
一
段
詩
：
﹁
站
在
海
邊
炙
熱
的
岩
石
上
／
汗
沿
額
角

滴
下
／
你
把
長
髮
束
起
／
我
總
想
你
任
它
散
開
／
如
沿
海

飄
浮
的
苔
草
／
在
波
濤
中
舒
展
／
突
然
焦
躁
的
陽
光
／
斜

照
魔
石
岩
難
解
的
古
刻
／
一
千
五
百
年
前
留
下
的
訊
息
／

我
們
伸
出
手
／
如
沒
法
撫
摩
它
的
意
義⋯

⋯

﹂

石
刻
的
內
容
難
解
，
但
不
要
緊
，
也
不
必
太
心
急
，
放

鬆
點
吧
，
繼
續
讀
詩
吧
：
﹁
人
們
站
在
這
兒
／
各
自
張
望

許
多
方
向
／
要
走
到
最
南
端
嗎
？
／
在
南
角
咀
，
可
以
眺

望
海
洋
的
無
盡
／
而
疲
累
的
人
頻
頻
回
首
了
﹂。
這
詩
收

錄
於
他
的
第
一
本
詩
集
︽
雷
聲
與
蟬
鳴
︾，
詩
中
有
島
，

在
最
南
極
，
在
南
角
咀
，
詩
中
有
人
，
暱
稱
為
﹁
你
﹂

︵
你
把
長
髮
束
起
／
我
總
想
你
任
它
散
開
︶，
這
詩
叫
︽
浮

苔
︾，
詩
末
標
注
了
寫
作
日
期
：
﹁
七
五
年
夏
日
遊
蒲
苔

島
﹂。那

是
三
十
八
年
前
的
一
組
﹁
微
鏡
頭
﹂，
交
織
㠥
好
一

些
﹁
時
光
蒙
太
奇
﹂
；
那
是
南
方
之
夏
，
合
該
炎
熱
得
教

人
不
禁
﹁
滴
汗
﹂，
長
髮
如
苔
草
，
交
疊
於
只
可
仰
望
而

不
可
觸
及
的
摩
崖
石
刻—

—

此
島
不
老
，
此
石
不
老
，
可

那
時
誰
都
不
可
能
想
像
，
這
南
方
小
島
會
變
成
骨
灰
龕
集

中
營
。

那
就
繼
續
讀
一
首
詩
吧
：
﹁
說
話
有
時
停
頓
／
我
與
你

彼
此
踏
上
不
同
的
石
塊
／
落
下
不
同
的
沙
礫
地
／
天
氣
這

麼
炎
熱
／
有
人
在
背
後
吵
架
／
那
女
孩
嚶
嚶
哭
泣
／
我
們

在
水
邊
停
下
／
看
苔
草
在
海
浪
中
開
合
／
如
髮
的
束
散
／

細
看
近
岸
的
礁
岩
／
你
會
發
覺
石
縫
裡
／
藏
㠥
那
麼
多
複

雜
的
生
命⋯

⋯

﹂
生
命
是
複
雜
的
，
而
南
方
是
憂
鬱
的
。

南
方
何
以
憂
鬱
？
美
國
心
理
學
家
邁
耶
︵B

rian
P
.

M
eier

︶
做
過
不
少
關
於
方
位
的
心
理
實
驗
，
結
論
原
來

很
簡
單
，
南
方
和
北
方
是
心
理
隱
喻
，
在
隱
喻
系
統
中
，

﹁
南
與
北
﹂
代
表
了
﹁
上
與
下
﹂，
也
代
表
了
﹁
好
與
壞
﹂

—
—

﹁
北
﹂
與
﹁
上
﹂
是
天
國
，
﹁
南
﹂
與
﹁
北
﹂
是
地

獄—
—

我
倒
覺
得
，
不
必
說
得
太
學
理
化
呢
，
李
白
詩
中

所
說
的
﹁
舉
頭
望
明
月
，
低
頭
思
故
鄉
﹂，
大
概
就
是
最

淺
白
的
解
說
。

那
就
不
如
繼
續
讀
詩
吧
：
﹁
那
些
小
朵
灰
綠
的
菊
花
不

是
菊
花
／
當
我
觸
及
／
它
就
立
刻
把
自
己
閉
上
／
再
張

開
，
當
我
的
手
移
開
／
一
個
浪
打
上
岩
石
，
突
然
／
使
我

渾
身
濕
透
／
你
退
卻
，
再
走
開
／
蹣
跚
的
腳
步
要
退
往
哪

兒
呢
／
岩
石
間
有
死
的
螺
殼
也
有
活
的
海
膽
／
我
們
的
談

話
又
再
變
成
沉
默
海
浪
打
上
岩
石
／
我
想
說
你
不
如
把
髮

散
開
／
深
褐
的
苔
藻
／
在
海
底
固
定
的
白
石
上
搖
曳
／
在

每
個
波
浪
中
有
新
的
姿
勢
﹂。
是
的
，
這
炎
熱
的
南
方
小

島
不
老
，
記
憶
也
不
老
，
不
如
把
記
憶
中
的
髮
散
開
吧
，

憂
鬱
的
時
光
於
是
就
有
了
舒
放
如
苔
藻
的
想
像
。

浮苔：南方的憂鬱
葉　輝

琴台
客聚

客
家
菜
在
香
港
曾
是
一
大
派

系
，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港
九

各
處
都
有
專
奉
客
家
菜
之
﹁
梅

江
﹂
、
﹁
東
江
樓
﹂
、
﹁
泉
章

居
﹂、
﹁
醉
瓊
樓
﹂
等
，
尤
其
是

﹁
醉
瓊
樓
﹂
共
有
五
、
六
十
家
之
多
，

人
客
家
庭
聚
餐
或
普
通
宴
客
多
數
點
的

客
家
菜
流
行
菜
式
似
乎
必
有
鹽
焗
雞
、

東
江
豆
腐
煲
、
菜
薳
炒
牛
丸
、
炸
大
腸

和
甜
酸
肉
等
六
七
味
，
有
些
則
加
梅
菜

扣
肉
和
梅
菜
蒸
鯇
魚
，
都
是
些
大
眾
化

口
味
抵
食
夾
大
件
的
菜
式
。
在
廣
東
各

鄉
俗
中
，
客
家
人
一
向
較
慳
儉
，
其
提

供
之
菜
式
亦
以
慳
錢
節
約
為
主
，
那
年

頭
香
港
剛
由
小
買
賣
社
會
轉
向
手
工
業

生
產
發
達
之
年
，
塑
膠
花
和
假
髮
業
及

製
衣
業
正
待
起
飛
，
市
民
過
的
是
小
農

式
經
濟
生
活
，
盛
行
做
工
廠
妹
住
頭
尾
板
間
房
，

一
家
八
口
一
張
床
，
幾
戶
人
才
有
一
個
向
街
之
窗

戶
，
港
人
習
以
為
常
不
視
為
苦
，
﹁
東
江
樓
﹂
桌

上
有
鹽
焗
雞
外
加
一
隻
炸
子
雞
，
已
是
頗
闊
，
為

鄰
桌
羨
慕
的
了
。

這
一
批
批
的
平
民
式
客
家
菜
館
踏
入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香
港
手
工
業
北
移
，
服
務
行
業
興
起
，

切
合
平
民
經
濟
的
客
家
菜
館
，
執
㜮
一
家
執
㜮
又

一
家
，
漸
漸
醉
瓊
樓
、
泉
章
居
剩
得
幾
家
，
面
對

群
眾
的
客
家
酒
樓
幾
已
不
復
存
在
了
。
現
在
你
走

上
中
高
級
大
酒
樓
點
一
味
﹁
梅
菜
蒸
鯇
魚
﹂
一
定

笑
大
侍
應
個
口
。
時
移
世
易
，
人
民
生
活
富
裕
了

很
多
？
卻
又
未
必
，
仍
然
大
把
人
住
板
間
房
也
不

如
的
﹁
㜜
房
﹂，
仍
然
有
大
學
生
縮
住
一
張
碌
架

床
，
後
生
仔
女
不
吃
鹽
焗
雞
改
吃
漢
堡
包
，
味
道

差
過
鹽
焗
雞
多
多
。

說
起
來
不
少
阿
公
叔
伯
仍
然
懷
念
街
頭
巷
尾
都

是
醉
瓊
樓
的
日
子
，
香
港
人
啊
，
我
們
的
客
家
光

陰
哪
裡
去
了
？

說
起
鹽
焗
雞
，
近
年
筆
者
返
珠
三
角
家
鄉
經
市

橋
、
祈
福
等
站
口
，
多
去
熟
食
檔
買
一
兩
隻
鹽
焗

雞
上
車
順
帶
返
港
，
那
些
鄉
間
走
地
雞
土
生
土
長

拿
回
港
佐
膳
鮮
美
好
味
得
多
，
香
港
市
集
售
的
冰

鮮
雞
沒
得
比
，
此
時
彷
彿
吃
回
多
少
當
年
客
家
醉

瓊
樓
的
雞
味
了
。

客家口味
阿　杜

杜亦
有道

看
一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實
力
，
除
了
生
產
力
之
外
，
還
要
看

外
匯
儲
備
和
黃
金
儲
備
。
特
別
是
今
天
的
歐
洲
和
美
洲
出
現

的
金
融
風
暴
周
期
越
來
越
頻
密
，
過
去
的
周
期
是
五
六
十
年

一
次
，
現
在
大
約
五
年
就
有
一
次
。
一
九
九
七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
零
八
年
金
融
海
嘯
；
二
零
一
二
年
又
發
生
了
歐
洲
債

務
危
機
。
怎
樣
能
夠
有
力
地
抵
禦
這
些
金
融
風
暴
的
襲
擊
？

黃
金
儲
備
的
多
少
，
仍
然
是
體
現
一
個
國
家
經
濟
實
力
和
抵
禦

金
融
風
暴
的
重
要
砝
碼
，
這
就
是
黃
金
勘
探
、
黃
金
生
產
所
特
有

的
戰
略
意
義
。
十
年
過
後
的
今
天
，
不
妨
再
來
看
看
中
國
的
﹁
家

底
﹂，
人
民
銀
行
公
佈
的
資
料
顯
示
，
截
至
二
○
○
六
年
三
月
，

中
國
外
匯
儲
備
數
量
為
八
千
七
百
五
十
點
七
億
美
元
，
這
是
繼
二

月
底
八
千
五
百
三
十
六
點
七
億
美
元
外
匯
儲
備
餘
額
首
次
超
過
日

本
之
後
，
三
月
份
仍
繼
續
高
居
全
球
外
匯
儲
備
持
有
量
第
一
的
位

置
。
央
行
同
期
公
佈
的
資
料
還
顯
示
，
中
國
持
有
的
黃
金
儲
備
為

一
千
九
百
二
十
九
萬
盎
司
，
即
六
百
噸
。
截
至
二
○
○
六
年
三

月
，
中
國
官
方
的
黃
金
儲
備
數
量
在
全
球
各
國
中
居
第
九
名
︵
以

數
量
計
︶。
前
五
名
分
別
是
美
國
︵
八
千
一
百
三
十
五
噸
︶、
德
國

︵
三
千
四
百
二
十
八
噸
︶、
法
國
︵
二
千
八
百
二
十
一
噸
︶、
意
大

利
︵
二
千
四
百
五
十
二
噸
︶、
瑞
士
︵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一
噸
︶。
相

比
此
前
幾
年
的
世
界
排
名
十
二
，
黃
金
儲
備
躋
身
世
界
前
十
的
中

國
，
無
疑
又
跨
前
了
一
大
步
。
但
是
，
此
後
，
中
國
公
佈
的
黃
金

儲
備
仍
然
停
留
在
六
百
噸
的
水
平
。
原
因
是
，
中
國
藏
金
於
民
，

設
立
黃
金
的
市
場
，
新
增
產
的
黃
金
出
售
，
轉
作
為
中
國
民
間
的

投
資
用
途
，
儲
備
民
間
化
。

中
國
黃
金
儲
備
的
上
升
，
在
於
生
產
黃
金
的
省
份
不
斷
增
多
。

一
貫
以
來
，
山
東
省
的
膠
東
地
區
是
中
國
的
黃
金
富
集
地
區
，
累

計
探
明
黃
金
資
源
儲
量
在
一
千
噸
以
上
。
山
東
省
萊
州
市
寺
莊
金

礦
的
發
現
，
更
加
使
膠
東
地
區
成
為
了
中
國
的
主
力
生
產
基
地
。

不
過
，
近
年
中
國
找
尋
黃
金
礦
的
理
論
有
了
重
大
突
破
，
在
中

國
的
西
南
部
發
現
了
四
個
大
型
金
礦
，
地
質
的
結
構
與
山
東
省
完
全
不
一

樣
，
﹁
陽
山
﹂、
﹁
大
場
﹂
和
﹁
雄
村
﹂
金
礦
分
別
由
西
北
甘
肅
經
西
部
青

海
轉
至
西
南
部
西
藏
，
呈
扇
形
分
佈
在
我
國
的
西
部
；
而
由
海
南
地
質
礦
產

勘
查
開
發
局
等
找
到
的
抱
倫
金
礦
，
則
更
分
佈
在
天
之
涯
海
之
角
的
海
南
省

瓊
西
及
瓊
西
南
的
戈
枕
、
抱
倫
和
王
下
地
帶
。
中
國
的
黃
金
探
礦
專
家
認

為
，
﹁
中
國
的
黃
金
分
佈
圖
由
此
將
被
改
寫
了
！
﹂
除
了
山
東
的
地
質
結
構

之
外
，
不
同
的
地
質
結
構
也
能
蘊
藏
㠥
黃
金
，
顯
示
了
中
國
的
黃
金
儲
藏
量

可
以
大
幅
度
上
升
。
今
後
中
國
的
黃
金
產
量
將
會
進
一
步
提
高
。

黃金產量升 儲備實力增
范　舉

古今
談

前
些
時
候
我
在
此
欄
提
過
曾

被
人
問
我
怎
樣
選
擇
好
戲
，
我

的
答
案
是
沒
有
準
則
，
因
為
即

使
最
好
的
劇
本
落
在
平
庸
的
導

演
手
上
也
會
壯
烈
犧
牲
。
最
近

我
便
看
了
一
齣
這
類
的
劇
。
其
實
我

是
早
有
預
備
的
，
因
為
我
曾
多
次
看

過
此
導
演
的
製
作
，
所
以
我
已
預
早

給
了
與
我
同
行
的
朋
友
心
理
準
備
。

不
過
，
我
怎
也
沒
有
想
到
我
們
竟
然

會
有
如
此
相
同
的
反
應—

—

一
同
在
上

半
場
睡
了
大
半
場
的
時
間
！
中
場
休

息
時
，
大
家
心
靈
相
通
，
一
同
飛
快

步
出
劇
院
，
不
想
再
以
觀
眾
座
位
當

作
睡
床
。

上
次
在
劇
院
內
這
樣
甜
睡
是
何
時
呢
？
是
看
一

齣
大
受
歡
迎
、
不
斷
重
演
的
劇
。
所
以
我
亦
說
過

看
戲
的
品
味
是
因
人
而
異
，
甲
之
熊
掌
，
乙
之
砒

霜
。
看
罷
這
齣
戲
，
有
很
多
人
的
肺
腑
被
感
了
，

我
卻
只
敢
跟
自
己
信
任
的
朋
友
吐
出
對
此
劇
不
滿

的
肺
腑
之
言
。
記
憶
中
我
還
有
一
次
因
吃
了
感
冒

藥
而
邊
看
邊
睡
。
我
不
是
睡
寶
寶
，
紀
錄
就
此
三

次
而
已
。

我
在
劇
院
常
常
碰
見
一
位
劇
場
常
客
，
每
次
見

到
他
在
座
位
上
都
是
沉
沉
睡
㠥
的
，
令
我
懷
疑
他

是
否
只
有
在
劇
院
內
才
能
睡
㠥
，
所
以
總
要
經
常

購
票
入
場
醫
治
失
眠
。

有
一
次
，
我
看
一
個
獨
腳
戲
，
坐
在
我
兩
旁
和

前
面
共
三
位
觀
眾
都
睡
個
不
亦
樂
乎
。
令
人
難
堪

的
是
，
左
邊
的
觀
眾
還
扯
起
了
鼻
鼾
。
雖
然
台
上

演
員
聽
不
見
，
但
全
場
戲
我
卻
被
他
的
鼻
鼾
聲
騷

擾
，
要
高
度
集
中
才
能
用
右
耳
聽
台
上
的
台
詞
。

這
齣
戲
又
是
另
一
個
熊
掌
砒
霜
的
例
子
，
演
員
拿

了
獎
，
但
觀
眾
都
睡
至
東
倒
西
歪
。

什
麼
時
候
這
班
睡
觀
眾
會
醒
來
呢
？
大
概
是
當

台
上
有
槍
聲
、
爆
炸
聲
、
尖
叫
聲
或
很
強
的
音
樂

聲
出
現
的
時
候
吧
，
他
們
往
往
會
整
個
人
嚇
得
跳

了
起
來
。
台
上
演
員
若
能
瞥
見
台
下
這
一
幕
，
定

會
啼
笑
皆
非
。

劇
場
人
常
說
劇
場
就
是
他
們
編
夢
的
地
方
，
對

於
台
下
那
些
對
他
們
的
演
出
不
耐
煩
的
觀
眾
而

言
，
劇
院
又
何
嘗
不
是
一
個
讓
他
們
做
夢
的
地

方
？ 夢劇院

小 蝶

演藝
蝶影

香
港
管
弦
樂
團
有
新
任
音
樂

總
監
梵
志
登
︵Jaap

van
Z
w
eden

︶
上
任
，
順
勢
換
了
新

L
ogo

，
新
的
官
方
網
頁
也
在
年

底
推
出
。
梵
志
登
去
年
指
揮
港

樂
演
奏
布
拉
姆
斯
的
第
四
交
響
曲
，
最

為
人
所
稱
道
。
現
在
開
展
上
任
第
一

年
，
親
自
指
揮
的
節
目
不
算
多
，
布
拉

姆
斯
的
德
意
志
安
魂
曲
︵G

erm
an

R
equiem

︶
最
教
人
引
頸
以
待
。
至
於

港
樂
音
樂
總
監
就
職
暨
國
慶
音
樂
會
，

可
算
是
先
聲
奪
人
吧
。

上
半
場
先
有
年
輕
的
美
籍
華
人
作
曲

家
陶
康
瑞
︽
盤
古
︾
的
世
界
首
演
。

︽
盤
古
︾
是
一
首
恍
若
序
曲
的
簡
短
作

品
，
題
目
雖
有
中
國
元
素
，
但
聽
來
完

全
是
西
樂
，
相
對
於
郭
文
景
、
譚
盾
以

至
於
不
少
香
港
的
本
地
作
曲
家
，
陶
康

瑞
的
中
華
文
化
內
涵
可
謂
比
較
稀
薄
。

︽
盤
古
︾
旨
在
示
範
港
樂
的
整
體
陣
容

音
色
，
加
上
一
些
進
行
曲
般
的
段
落
，

氣
勢
不
缺
，
聲
部
各
有
發
揮
之
處
，
但

未
至
於
開
天
闢
地
。
之
後
是
寧
峰
和
港
樂
的
︽
梁

祝
︾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所
謂
有
華
人
的
地
方
，
就

有
︽
梁
祝
︾
和
︽
黃
河
︾
的
演
出
，
可
是
聽
得
多

了
也
難
免
會
變
成
濫
調
。
我
毫
不
懷
疑
寧
峰
的
技

藝
，
抒
情
度
、
表
現
力
和
戲
劇
性
都
不
缺
少
，
唯

一
就
是
曲
目
本
身
再
難
以
觸
動
我
了
。

下
半
場
才
是
重
點
所
在
。
梵
志
登
的
貝
多
芬
第

七
交
響
曲
可
謂
充
滿
動
力
，
教
人
聽
得
血
脈
沸

騰
。
如
果
要
雞
蛋
裡
挑
骨
頭
的
話
，
就
是
第
一
樂

章
的
銅
管
樂
手
未
在
最
佳
狀
態
，
似
乎
還
需
要
時

間
適
應
︵
事
實
上
銅
管
的
新
面
孔
相
對
較
多
︶。

著
名
的
第
二
樂
章
奏
得
比
較
緊
湊
，
弦
樂
隊
的
演

奏
有
層
次
感
，
明
確
而
清
晰
，
可
見
默
契
，
第

三
、
四
兩
個
樂
章
都
以
快
速
的
動
感
完
成
，
非
常

討
好
。
整
體
而
言
梵
志
登
帶
起
了
整
個
樂
團
，
切

合
歡
慶
的
昂
揚
情
緒
之
餘
，
也
展
現
指
揮
的
壓
場

能
力
。
相
信
對
梵
志
登
來
說
，
要
讓
港
樂
奏
好
貝

七
，
並
不
算
難
︵
他
和
達
拉
斯
交
響
樂
團
的
錄
音

也
可
作
例
證
︶，
還
待
年
底
的
德
意
志
安
魂
曲
和

孟
德
爾
遜
的
蘇
格
蘭
交
響
曲
，
帶
來
新
的
驚
喜
。

梵志登的貝七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像中國內地許多城市一樣，古城泉州近些年也
發展起來了。走在小巷裡，街道窄窄，摩托車奇
多，走㠥走㠥，冷不防從哪兒躥出一輛，就從身
邊掠過，呼嘯而去，嚇了我一跳。看那些騎士，
男的女的都有，但以中年女姓居多。走到一家學
校大門前，一排摩托車立在那裡，男男女女三三
兩兩站在旁邊聊天，原來都是來接孩子放學的家
長們。交通阻塞呀！看到我疑惑的目光，老泉州
笑道，好像要禁止摩托車走街穿巷了！
記得上一回來泉州，是上世紀最後一年，那時

也步行丈量土地，並沒有那麼多的摩托車，走在
路上，自由自在，一心體味古城曲巷風采。
話說隋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豐州改稱泉

州（治所設今福州），「泉州」之名首次出現。唐
代景雲二年，因城北泉山而改武榮州為泉州。在
宋朝和元朝時，泉州是馬可波羅筆下的「東方第
一大港」，十分繁榮。可惜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
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發生了一起
持續十年之久的戰亂，史稱「亦思巴奚戰亂」；
這場戰亂迫使外商紛紛避難回國，不敢再到泉州
貿易，外國船舶不敢進港，外商絕跡，盛極一時

的泉州港元氣大損，一蹶不振。雖然隨㠥1977年
改革開放，泉州被定為沿海開放城市，進入新的
發展時期，但站在街頭一望，市面雖已有生氣，
但比起我對「東方第一大港」的想像，還是有很
大距離的。
泉州是弘一法師（公元1880∼1942年）的圓寂

地，法師俗名李叔同，是才華橫溢的藝術教育
家，一代高僧，集詩、詞、書法、篆刻、音樂、
戲劇、文學於一身，在諸多文化藝術領域都曾開
風氣之先。弘一法師紀念館設於開元寺的泉州佛
教博物館內，館內陳列了弘一法師一生中在泉州
生活十四年的史料、照片、著作和墨寶，來到這
裡，我們可以了解高僧的生平事跡。他的一生充
滿傳奇色彩，是中國絢麗至極歸於平淡的典型人
物。
我和曹惠民分站在千年古剎承天寺內的「弘一

法師化身地」紀念碑兩旁留影，好像要沾點靈
氣。而同去的秦嶺雪、孫立川二兄早前倡建的石
碑，就立在初秋的風裡，好像迎接我們的到來。
爬上寺裡的鸚鵡山，立川說，這裡就是大洲家故
居的所在之地耶！秦嶺雪是泉州人，他在泉州的

人脈很廣，我看他到處跟人打招呼，笑
說，泉州無人不識君！他哈哈大笑，哪
有那麼厲害？我想，這大概也與他為人
豪爽有關。
而此次到泉州，是專程去捧他的場，

為「劉登翰、秦嶺雪、大荒書法展」開
幕。這三位書法家龍飛鳳舞的書法功力
不必說了，開幕禮在威遠樓前廣場舉
行，當大家在烈日下站列、暴曬，聽台
上主持講話的時候，秦兄忽地排眾而
出，建議大家別站在太陽下，都躲進簷
篷底下聽吧！歡呼聲頓起，其實大家都

極有同感。這
種建議我想很
多人都想到，
但公開說出來
的，現場只有
一個秦嶺雪！
那晚，我們

去遊西湖。一
提起西湖，很
自然地，大家
腦海裡浮現的
肯定是杭州西
湖，它早已進入古今詩詞中不朽了，但也成了不
變的樣板。泉州西湖位於清源山南麓，這裡原來
是一片沼澤地，近年才闢為公園，山色與湖光相
映，渾然一體，具園林之美，是市區具良好生態
環境的湖上園林。當我們走過，公園門前擺㠥許
多小攤，賣水果的、賣小吃的、賣冷飲的，還有
賣燈籠的，哦，中秋還有一段時間呢，迎節貨色
早已搶先出籠，平添節日氣息。公園夜色深深
裡，經過一棵古榕樹，仔細一看，燈光依稀中只
見樹旁的石碑上題㠥「臥龍」二字，原來是秦嶺
雪所書，咦！諸葛亮？秦兄笑道，附會了！原來
是那是棵倒榕，乍看頗像臥㠥，因而得名。夜風
中，摩托船突突向前，在湖水中徐徐劃過，孤單
地沒有其他船隻呼應，船聲大概驚動鰳魚群，岸
上有人在吆喝，沒聽見喊甚麼，但船老大熄燈停
船，有人嘟囔了一聲，是釣魚郎！船又繼續航
程，航過小島，探照燈下，一群白鷺撲啦啦地振
翅高飛，轉了一圈，又降落在原來的樹叢裡，送
我們的船兒遠去。
看了水還得看山，我們來到坐落在清源山東嶽

山麓的「少林禪寺」，它原名「鎮國東禪少林

寺」，亦稱「南少林」，是泉州現存最早的佛教寺
廟之一。據《西山雜誌》記載，為唐代嵩山少林
寺「十三棍僧」之一智空入閩所建。大雄寶殿
前，左右石埕上，各有一棵數百年的參天古榕，
左邊的垂鬚，人稱雄榕樹，右邊的無鬚，人稱雌
榕樹。我暗暗稱奇不已，樹也竟然有分雌雄？！
而千百年來，以其獨特而博大精深的五祖拳、五
節花拳、五枚花拳等拳種，構成了拳術系統和重
要歷史文化內涵的少林禪寺，歷經滄桑，雖幾番
興衰榮辱，但其恢宏氣勢不減。我們在食堂吃素
齋，飯菜自然沒甚麼驚喜，但大家相聚在一起，
杯光交錯中，熱烈氣氛襯出禪院鐘聲，另有一番
景象。
吃完齋又是到「東海普陀寺」，那是至今還在興

建中的寺廟。我們的車子由年輕女孩駕駛，看來
很熟悉山路，但全程不發一言，酷酷的樣子。拐
了不少彎，車子終於駛到平台。從那裡極目一
望，前面不遠處是一片汪洋大海，左邊遠處山上
有一座騎馬的雕像，他們說塑的是鄭成功。隔那
麼遠還看得清楚，可見其之巨大。最令人驚奇的
是，寺中會議廳一張碩大的長方形原木㟜，是一
塊原木雕成，可以容納幾十人同時坐㠥開會。我
很驚訝，年紀不大的方丈卻笑㠥說，不是抬進來
的，而是拆了牆才用吊車裝進房子來的。啊？即
使如此，要把原木運上山來，恐怕也得大費周章
呀！
入夜，我們在殿前的平台上搭起兩張桌子晚

餐。沒有燈火，只是借㠥廚房透出的餘光和淡淡
的星光，連菜式也看不清，幾乎是摸黑吃素。朦
朧中有人走來走去，有人在用手機打電話，喂！
怎麼電話老打不完？一副事務繁忙的樣子；卻原
來是初戀故事在縈繞。我只聽見山風呼呼吹送，
山林中不知名的昆蟲唧唧，月兒不見蹤影，連海
潮的呼嘯，也聽不到。剎那間，泉州又回歸到山
林寺廟中，這時，鐘聲鼓聲齊鳴，沉沉而悠遠，
在山上迴響；我幾乎就要變成老僧，就地入定
了。

■泉州「少林禪寺」。

作者提供圖片

■泉州西湖夜景。 作者提供圖片

古城．山寺．鐘聲


